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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的西北和东南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东部

的太湖流域人才辈出，诞生了许多位大

师级的人物，犹如两宋时期的鄱阳湖流

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中国半

数以上的文坛巨子和科学巨匠出自这个

地区。今天，我们习惯把这片土地称为

长江三角洲，那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角

度考量，以对应改革开放最初的前沿阵

地——珠江三角洲。但从历史和文化渊

源来看，这个地区与太湖的关系比之与

长江的关系无疑更为密切，太湖的北岸

和南岸分别是江苏的苏锡常和浙江的杭

嘉湖这六座城市，可谓是中国百姓口中

传诵的“鱼米之乡”，也是文人墨客诗

词里所赞美的秀丽“江南”。

1910年11月12日，数学奇才华罗庚出生

在常州市金坛县（市）的一个小商人家

庭。他的父亲出身学徒，经过多年艰苦

努力，拥有了三家规模不等的商店，一

度担任县商业丝会的董事。不料后来一

场大火把大店烧个精光，接着中店也倒

闭了。等到罗庚出世时，华家只剩下一

爿经营棉花的小店，且以委托代销为

主。9天以后，也即11月21日，在离开

金坛县几十里远的无锡市，一个瘦弱的

男婴在一户诗书人家呱呱坠地，那便是

日后以小说《围城》名闻遐迩的大才子

钱锺书。这两个苏南人一文一理，在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各自书写了光辉夺目

的篇章，他们的人生轨迹也不时相交。

1931年，华罗庚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

成立之理由》的文章，被慧眼的数学

家熊庆来识中，破格邀请到清华大学算

学系担任助理员。那项职务介乎于工友

和文书之间，罗庚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听

课、自修并做研究。其时，钱锺书正在

清华就读外语系，那时中国大学的规模

都比较小，想必他已听说这位患有严重

腿疾、自学成材的同乡大名。1936年，

华罗庚被官费公派至剑桥大学访问时，

钱锺书已经在牛津大学留学。他们在英

国各自停留了两年，其中有一年是重叠

的，但这两位清华校友兼江苏同乡却似

乎未曾有过交往。

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严重腿疾的罗庚那

会儿是独身前往英伦，而身体健康的锺

书却携带着新婚夫人杨绛。后来，钱锺

书因为到巴黎游学了一年，他和华罗庚

同在1938年回国，两人均受聘于昆明的

西南联合大学。一向喜欢交游、性格开

朗的罗庚本应该在那时（如果以前没有

的话）听说或遇见过钱锺书，但笔者发

现，在其弟子、数学家王元所著《华罗

庚》（开明出版社，1994）书后所列人

名索引里，虽有七位钱姓大学者，包括

著名的物理学家“三钱”（均来自太湖

流域），却没有出现钱锺书的名字。

江南可谓人杰地灵，尽管华罗庚与钱锺

书没有相遇（至少没有相知），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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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另一头的浙北，一个叫秀水（嘉

兴）的县城里，在华钱两人出世后不到

一年，又诞生了一位非凡的天才，日后

注定要成为罗庚的室友、同行和竞争对

手。此人姓陈，名省身。与罗庚的家庭

背景不同，省身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中

过秀才，这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里也可

以看出。他的母亲倒也出身于商人之

家，但一生朴实无华。有了儿子以后，

做父亲的只身去了杭州，考入浙江法政

学校。在辛亥革命之初，这样的选择是

要有眼光和卓见的。

父亲毕业后，进入司法界工作，很少回

家。省身跟着疼爱他的祖母和小姑识字

读文。有一次父亲回嘉兴过年，教会他

阿拉伯数字和四则运算，并留下了一套

三本头的《笔算数学》。此书由传教士

和中国人合编，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省身

竟然能做出书中的大部分习题，并由此

对数学产生了兴趣。8岁那年，即1919

年，他终于被家人送入当地的一所县立

小学，插读4年级。可是上学第一天，

小省身就目睹了老师用戒尺挨个责打同

学，幼小的心灵受到刺激，从此不肯再

去学校，他的小学只读了一天。

一年以后，省身进了秀州中学高小部。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他的大姑父在学校

里担任国文老师，因此他在学习、生活

方面都得到很好的照顾。毫无疑问，教

会学校的学习对省身后来长年的异国生

活应是有益的。据张奠宙、王善平合著

的《陈省身传》（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本文有许多素材取自该书和王元

的《华罗庚》）记载，除了能做相当复

杂的数学题以外，省身也非常喜欢国

文，课余还能读些《封神榜》等闲书，

文学气质在这类消遣性的阅读中获得熏

陶，他甚至在校刊上发表了两首诗作。

1921年夏天，当参加中共“一大”的张

国焘、毛泽东等13人从上海秘密转移到

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时，省身正好也

在故乡。第二年，他的父亲转到天津法

院任职，全家从此离开了嘉兴。

就在陈家北上的那一年，罗庚在金坛进

入了刚成立的县立初级中学。说实话，

他在小学时因为淘气成绩有点糟糕，只

拿到一张修业证书，但做父亲的却重男

轻女，让成绩好的姐姐辍了学。那时候

金坛中学总共只有8个学生，却有专任

的数学和国文老师，从第二年开始，数

学老师便对罗庚另眼相看了，经常把他

拉到一边，悄悄地跟他说，“今天的

题目太容易，你上街去玩吧。”3年级

时，罗庚已着力简化书中的习题解法，

他在国文方面同样有自己的想法，曾发

现并指出胡适《尝试集》中一首诗的逻

辑错误，结果却遭到老师的痛斥。

可是，等到罗庚初中毕业，做父亲的却

又犯了难。一方面，他希望儿子“学而

优则仕”，另一方面又有所顾虑，如果

送他去省城读高中，经济负担是否会太

重。此时有一位亲戚提供了一个信息，

教育家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

业学校学费全免，只需付食宿和杂费，

且初中毕业即可以报考。结果罗庚被录
陈省身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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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进入该校商科就读，相当于今天

的中专吧。那一年是1926年，小他一岁

的省身在天津刚好从詹天佑任董事的扶

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一中）毕业，他跳

过大学预科，直接进入了南开大学。而

罗庚即将面临的则是辍学回家、结婚生

育，以及一场几乎使他丧命的疾病。

  选择数学作为职业

虽然中华职业学校的数学老师水平不

高，但罗庚已经学会了自己寻找和总结

方法，并在上海市珠算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那并非他打算盘的本领有多高，而

是事先动了脑子，悄悄地把乘法运算作

了简化，结果击败了众多参赛的银行职

员和钱庄伙计。而从业余兼职的英语老

师邹韬奋（后来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和

社会活动家）那里，他学到了一种罚站

的教学方法，日后竟然被应用到中国科

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培养中去。可

是，罗庚才读了一年书，家里便再也无

法负担他在上海的生活费用。于是，他

没有毕业就回到了家乡，帮助父亲在棉

花店里站柜台，同时，业余依然保持着

对数学的浓郁兴趣。

那一年，16岁的罗庚与同城的一位吴姓

姑娘成了亲，而省身完成自己的人生大

事时已经28岁，早已经获得洋博士并荣

任西南联大教授了。年轻时的罗庚相貌

周正、身材魁梧（华老女儿华苏亲口告

诉笔者是一米八），且性格活跃、喜欢

玩耍，他酷爱地方上流动的戏班子，有

时甚至跟着到别处看演出。他的夫人秀

丽端庄，出身军人世家，岳父毕业于保

定军官学校，却在她五岁时不幸去世。

因此，华夫人只有小学毕业，出嫁时家

境甚至不如华家。据说在金坛市立“华

罗庚纪念馆”里，还保留着他们结婚时

的全部家当。如同罗庚后来调侃时所说

的，他们比较“门当户对”。

婚后第二年，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可

是，罗庚依然喜欢看数学书和演算习

题。此时，他已经自学了高等数学的基

础内容，有时看书入了迷，竟然忘了接

待顾客，老父知道后不由得怒火中烧，

骂儿子是呆子，甚至把他的演算草稿撕

碎，往街上或火炉里扔。直到有一天，

老父在茶馆喝茶时掉下一颗牙，而“牙

齿”和“儿子”在当地土语里谐音。迷

信的他忽然害怕起来，担心独生子的罗

庚保不住，才不再干涉他对数学的迷

恋，心想有个傻儿子总比没有强。后来

有一次，罗庚纠正了帐房先生的一处严

重错误，做父亲的终于有了欣慰感。

又过了一年，以前赏识罗庚的初中老师

王维克从巴黎大学留学归来，担任金

坛中学校长，他看到罗庚家庭困难同

时又好学，便聘请罗庚担任学校会计兼

庶务。这位王校长虽然学理，曾在巴黎

大学听过居里夫人的课，却也是个有成

就的翻译家，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

曲》和印度史诗《沙恭达罗》的第一个

中文译者。那时的中学老师不仅学识

高，且对学生有一颗真诚的爱心。此前

的校长韩大受也出版过《训诂学概论》

等多部著作，在做人学习等方面循循教

导罗庚，同时免去他的学费。罗庚向来

被认为是自学成材的典范，其实他从初

中阶段的学习中受益匪浅，不仅在知识

方面，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如今的教

育制度所缺失的。

正当王校长准备提拔罗庚，让他担任初

一补习班的数学教员时，不幸却接踵而

至，华家真出大事了，父亲的预兆几乎

应验。先是母亲得了子宫癌去世，接着

罗庚患上伤寒症，卧病在床半年，医生

都认为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的他没必要

治了。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罗庚在喝了

一帖中药以后竟然奇迹般地得救。当时

虽有妻子精心护理，可是由于缺乏医学

知识，没有能经常替他翻身，罗庚的左

腿落下了残疾，从此走路需要左腿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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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圆圈后，右腿才能跟上一小步，有人

因此戏称他的步履为“圆规与直尺”。

那时候罗庚尚不满20岁，幸运的是，他

已经成家了。而19岁的省身那年刚从南

开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进入

到清华大学算学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入读南开之前，15

岁的省身便因为同乡老师、数学史家钱

宝琮的缘故，与数学更为亲近了。说到

钱宝琮，他和省身父亲是嘉兴时的同

学，后来留学英国，获得土木工程学位

后回国，却钟情于数学，并潜心于中国

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离开南开后，钱宝

琮长期执教浙江大学，并在陈建功回国

以前担任数学系主任。那时因为铁路线

经常中断，到外地上学不便，省身便与

南开有缘了，但他并非一开始就选择数

学，毕竟他的父亲在司法界工作。

那时的南开理学院一年级不分系，有一

次上化学课，老师要求吹玻璃管。省

身面对手中的玻璃片和加热的火焰一

筹莫展，后来在别人的帮忙下，总算

勉强吹成了，但他觉得玻璃管太热，

就用冷水去冲，结果玻璃管当即粉

碎。这件事对省身触动很大，他发现自

己动手能力差，于是决心放弃物理和化

学，这成了他终身献身数学的起点。事

实上，心理学上有这样的解释：“有些

理论型人才，脑子思考快，手却跟不

上，所以往往出错。”物理学家杨振宁

也是因为在实验中屡遭失败而转攻理论

物理，在他早年求学的芝加哥大学就流

传着这么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

里就有杨振宁。”

提到南开大学，它的前身是1904年创办

的南开学校。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社会开始崇尚科学和民主，青年人

热衷于新文化，接受高等教育遂成为一

种时尚。南开大学应运诞生，其主要创

办人张伯苓十分重视学术水准，延聘了

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南开从一开始

就成立了数学系，这可能与蔡元培在北

大推崇数学不无关系，而第一个受聘南

开的数学教授则是那年刚获得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的温州平阳人姜立夫（从浙南

的这个小县城里走出的数学名家还有苏

步青，他比姜立夫刚好小了一轮）。很

快，省身便得到了姜立夫的赏识，受其

影响，他对几何学萌生了兴趣。

再来看罗庚，他因为腿的残疾更坚定了

攻读数学的决心。否则，聪明的罗庚对

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许另作抉择。那年12

月，上海的《科学》杂志以读者来信的

方式发表了罗庚的第二篇论文《苏家驹

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

由》，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说起《科

学》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今天依

然存在，虽然每期都有一两位院士为它

撰稿，却主要刊登综述和科普性质的文

章。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经

常发表研究性质的科学论文，编辑部主

任由中央研究院化学所首任所长兼任，

尽管这些论文大多没有跟上世界潮流。

除了《科学》，当时的上海还有一本综

合性中文杂志《学艺》，1926年，它刊

登了一篇苏家驹撰写的《代数的五次方

程式之解法》。这与一个世纪前挪威数

学天才阿贝尔建立的理论恰好相悖，包

括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内的行

家一看就知道是不可能成立的，但却没

人去挑毛病（也可能是无暇）。年轻

无名的罗庚就不一样了，他很认真地拜

读并琢磨“苏文”，随后将苏的方法推

广到六次方程的求解。欣喜之余认真查

对，罗庚终于发现有一个12阶的行列式

的计算有误，遂撰文陈述理由并否定了

“苏文”的结果。

清华订有《科学》，读到罗庚的文章，

熊庆来和同事杨武之等人暗自高兴，

尤其是看了文章的序言更加赏识，作

者诚实地说明了自己对“苏文”从相信

到摹仿再到否定的过程。可是，这个华

罗庚究竟是何人呢？（今天这个问题转

变成，这个苏家驹究竟是何人呢？）巧

合的是，当时的清华教员（总共七、八

个）里恰好有个金坛人，叫唐培经，在

韩大受之后、王维克之前担任过金坛初
姜立夫，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恩师。

其子是北京大学的姜伯驹院士

  熊庆来，发现华罗庚的伯乐。
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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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长，不过那时罗庚正辍学在家。唐

培经曾收到过罗庚的来信并有回复，遂

向主任作了汇报，告之罗庚通过自学，

数学钻研已经很深。熊庆来得知后经与

系里同事商议，并在理学院院长叶企荪

同意后，即邀请罗庚来清华算学系担任

助理员。

这里我想插一句，在徐迟那篇著名的报

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里，有这么一

段话：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

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

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

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人，寄出了

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

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

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他立刻把它

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

园……”

应该说，里面的内容与事实并不完全相

符。首先是称谓需要商榷，其次，并不

是罗庚率先把文章寄给熊庆来，而是后

者和杨武之等同事看到后发现了罗庚。

无论如何，华罗庚终于迈出了成为一名

数学家的关键一步。在清华，他将结识

先期抵达的陈省身，共同翻开中国数学

史的崭新一页。

 

从清华园到欧罗巴

旧中国的科学底子薄弱，尤其在1930年

以前，当时只要是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

回来的人，统统被聘为教授，这些人回

国后待遇优厚、衣食无忧，尤其是因为

教学繁忙、资料匮乏，缺少良好的学术

环境和氛围，基本上放弃了学术研究。

以姜立夫为例，在南开数学系最初的四

年里，只有他一个教师，因此什么课都

得他亲自讲授。1949年以后，他又在广

州创建了岭南大学数学系（1952年并入

中山大学）。而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

庆来当时只有法国的硕士学位（罗庚到

清华那年他再次留学巴黎，两年后获博

士学位返回清华），却是东南大学（后

改名中央大学，现名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两所大学数学系的创

建人和首任主任。

可是，清华大学毕竟是

“皇家学院”，美国退回

的“庚子赔款”除了资助

姜立夫这样的青年才俊留

学以外，还用以创办和扶

持清华学校（1928年升

格为清华大学）。平心而论，上个世纪

初，英美等“八国联军”借口保护本国

教士和侨民，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可

谓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但也给当时的

中国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庚子

赔款”的退还及其使用法则就是其中之

一。不然的话，清政府恐怕不愿一下子

拿出那么多银子来办教育或通过选拔资

助有为青年出国留学，这些青年中有许

多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并为我们

所熟知。

还是在清华学校时期，这所学校请来了

康乃尔大学数学硕士郑桐荪（后来成为

陈省身的岳父），由他担任大学部算学

系主任。1928年，正是在郑桐荪的举荐

下，熊庆来出任更名为清华大学的算学

系主任（几年以后浙江大学的陈建功也

举荐苏步青接替自己的系主任职位），

不久又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孙光远和杨

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加盟。可是这四

位教授中，也只有孙光远仍在继续做研

究，他的主攻方向是微分几何，毕业论

文发表在美国著名的《数学年刊》杂志

上，回国后也多次在日本的《东北数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令陈省身十分仰

慕。而清华之所以吸引省身，还因为它

的研究院可以派遣成绩优异者公费留

学。

孙光远是浙江余杭（杭州）人，与省

身算是半个同乡。省身从南开大学毕

业那年，清华大学刚好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

院，他遂成为孙光远的

研究生。不过，这位学

问出色的孙教授个性也

比较特别，没过多久，

他便因为与学校领导闹

矛盾，竟然撒手不管自

己的研究生，奉行“凡

清华的事我一概不管”。两年以后，孙

光远应母校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永远离开

了清华。不过，孙教授后来在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也曾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

和理学院院长。1978年，省身回国时到

访南大，专程看望了孙先生，一年后孙

先生就去世了，此乃后话。1933年，陈

省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硕士，答辩

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是叶企荪、熊庆来和

杨武之。

回到1930年，由于清华算学系只录取了

陈省身和他的同班同学吴大任两个人，

而后者因为父亲失业不得不到广州中山

大学先做了一名助教。系里因此决定缓

招研究生，这样省身就在清华做了一年

的助教。次年8月，正当省身开始读研

究生之际，罗庚来到了清华大学。作为

一名助理员，罗庚的办公室就在系主任

熊庆来的办公室外面，无论谁来找主

任，都会见到他。如前文所言，罗庚性

格外向，说话风趣，很快他便与大家熟

悉了，包括省身。罗庚甚至自嘲自己是

华罗庚终于迈出了成为

一名数学家的关键一

步。在清华，他将结识

先期抵达的陈省身，共

同翻开中国数学史的崭

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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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时助理”，因为按照清华的规定，

高中毕业的人才能当助理，而他只是初

中毕业。

事实上，当时罗庚的薪水只有助教的一

半，约为40元，略高于工友，与做研究

生的省身所获的生活津贴（30元）相差

不多。罗庚因为家里贫困，只身在清华

园，他的家属仍留在老家金坛。那年夫

人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回是个儿子，清

华五年，他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到老家。

王元在《华罗庚》里，记载了恩师晚年

一次甜蜜的回忆，“每当我寒暑假回家

乡探亲时，熊庆来先生总是依依不舍，

他生怕我嫌钱少不肯再回来了。他哪里

知道，清华给我的钱比金坛中学给我的

钱优厚多了，清华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

的。”

虽然罗庚来清华那年，借着成名作的光

在《科学》上一气发表了四篇论文，

但那些工作都是原来在家乡完成的，

属于低水平的初等数学。到清华以后，

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高等数学，接下来的

两年里没有发表论文，而是埋头自学和

听课。据前任四川大学校长、数学家柯

召回忆，“（当时）陈省身与吴大任是

研究生，我与许宝騄是转学的高年级学

生，华罗庚是助理员。我们五个人在一

个班里，教员就是熊庆来、杨武之与孙

光远先生。由他们三个人给我们五个人

上课。”省身也曾写到，“这个时期是

罗庚自学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段。在那

几年里，他把大学的功课学完了，并开

始做文章。”

在罗庚听的课中，有杨武之先生开设的

群论课，同时罗庚还随他研习数论。杨

武之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其中最好的

结果是证明了“每个正整数都可以表示

成9个棱锥数之和”，此结果在世界上

领先了20多年。虽然杨武之回国后学问

做得少了，但却培养了罗庚在数论方面

的兴趣，晚年的罗庚怀着感激之心回忆

道，“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

授”，“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

授，直接提升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

教授”。

从1934年开始，罗庚的数学潜能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他每年都发表6-8篇论

文，其中大多是在国外刊物，包括德国

的权威杂志《数学年刊》，一时声誉雀

起。这些论文大多是数论方面，也有的

是代数和分析，显示了他多方面的兴趣

和才华，这大大超出了包括熊庆来在内

同事们的期望。来清华之前，罗庚的英

语尚未过关，凭着他自己独创的“猜想

法”，很快做到不仅可以用英文撰写数

学论文，还能借助字典阅读德文和法文

文献。他的方法是这样的，遇到不认识

的单词时，先根据上下文猜测其意义，

再查字典验证。这样一来，就会记忆深

刻。

正当罗庚在清华开始大显身手的时候，

自小目标远大的省身也已通过硕士学位

答辩，准备出国留学了。1934年7月，

清华大学的教授评议会通过派遣他去德

国留学的议案，所用的款项仍然来自

那笔“庚子赔款”。参加会议的教授中

既有他未来的岳父郑桐荪和“媒人”杨

武之，也有校长梅贻琦、文学家朱自清

等。月底，省身在上海坐船去欧洲，途

经香港、印度、苏伊士运河到意大利北

部的的里雅斯特，再从那里坐火车到汉

堡，开始随先前在北京认识的汉堡大学

布拉施克教授研究几何。

说到这位德国导师，省身与他的结识要

华罗庚在伏案工作



数学文化/创刊 11

归功于同城的北京大学。就在财源充足

的清华修筑大楼、广招贤能的时候，历

史悠久的北大却人心涣散、纪律松驰，

经常拖欠教授薪水。待到文学院院长、

国学大师胡适（此时校长是蒋梦麟）出

任掌管“庚子赔款”退款的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会董事之后，力促其通过了资

助北大的“特款办法”，情况才有了改

变。北大研究院也在清华研究院成立两

年之后挂牌，同时开始邀请外国专家来

校讲学。布拉施克便是最早来到北大的

数学家之一，他的系列讲座题目是“微

分几何的拓扑问题”。在南开读书时，

省身就随姜立夫先生学习过布拉施克的

几何著作，因此很容易跟上，每次听课

都没有拉下，得以结缘这位数学大家。

易北河与剑河之水

汉堡是德国的一座名城，也是德国最重

要的水上交通枢纽，从大西洋来的万

吨级巨轮可以沿着

易北河直达此城。

城内河道纵横，有

一千五百多座大大

小小的桥梁，同时

也是欧洲仅次于阿

姆斯特丹的情色之

都。可是，汉堡大

学却非常年轻，年

轻得几乎难以置

信，她与南开大学

同一年（1919）创

办。而在科学文化

事业发达的德国有

的是历史悠久的学

府，比如洪堡大学

（1810）、哥廷根

大学（1737）、图宾根大学（1477）、

海德堡大学（1386），尤其是哥廷根，

因为希尔伯特的出现成为世界的数学中

心。可是，省身首先考虑的是导师，那

时假如他愿意，他还可以选择英法或美

国的名校，就像其他留

学生做的那样。

晚年的陈老谈到自己成

功的秘诀时，认为一半

是天份，一半是运气。

可以说，省身最初的运

气便是结识汉堡大学这

位喜欢云游的布拉施克

先生。他抵达汉堡是在

1934年秋天，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所

谓的“公务员法”也已颁发，规定犹太

人不能当大学教授，哥廷根这类名校首

当其冲受到冲击。而汉堡这所新大学因

为没有犹太教授相安无事，可以继续做

学问。等到1937年，“新公务员法”颁

布，连犹太人的配偶也不能当教授，汉

堡大学三位数学教授中才有一人被迫移

居美国。那时，省身早已获得博士学

位，被导师推荐到塞纳河畔的巴黎跟大

数学家嘉当深造去了。

陈老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数学家（包括华

老在内）那样，把勤奋视作取得成功的

一个主要手段，是有他

的原因的。他的小学只

读了一天，中学又少读

了两年，便以第二名的

成绩按同等学历考取南

开大学，拿到硕士学位

的当年即出国留学，可

谓是个天才和幸运儿。

由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

会给的奖学金比较高

（即便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无法

相比），省身始终自信满满，他经常下

高级餐馆，邀请同乡吃饭，即使如此仍

有许多积余，自费到巴黎继续深造（基

金会自然又给予追加资助）。惟一辛苦

的可能是过语言这一关，那时的欧洲大

学不像现在通用英语，好在他在南开便

上过德语和法语课，有一定基础，到汉

堡以后去补习班恶补一下也就成了。

省身在汉堡并没有

埋头写论文，而是

把重点放在学习和

掌握最前沿、最先

进的几何学进展和

方法上，同时与一

些大家建立起比较

广泛的联系。除了

布拉施克和嘉当以

外，省身还与法国

布尔巴基学派的代

表人物韦伊、美国

普林斯顿的维布伦

等有了交流。这就

像长距离的跑步或

划船比赛，必须紧紧

省身在汉堡并没有埋头

写论文，而是把重点放

在学习和掌握最前沿、

最先进的几何学进展和

方法上，同时与一些大

家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

系。

陈省身攻读博士的德国汉堡大学




